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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九艺节”“群星奖”揭晓 

我市3节目榜上有名
本报讯 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

评选日前揭晓，我市 3县区编排的 3个原创

群舞和戏剧小品脱颖而出喜获奖项，为即将

在宝闭幕的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锦上添花。

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是我省为繁荣群

众文艺创作、推出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促进

群众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提升全民文化艺

术素养、激发全民文化创造活力而设立的

省级文化艺术政府奖。本届群星奖评选工作

自今年 5月开展以来，共举办展演 180 场，

观众达 8.9万余人，集中检阅了全省近三年

来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经过初选、复赛和决

赛，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群星奖 4大门

类共评出 20件获奖作品，其中省文化馆报

送、凤县文化馆成人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演出

的群舞《火红的萨朗》，市文旅局报送、渭滨

区文化馆演出的群舞《源》，市文旅局报送、

眉县文化馆演出的戏剧小品《培训》等 3 个

宝鸡节目榜上有名。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扶风抗疫作品选出版
本报讯 由扶风县作家协会编印的《战

役记》近日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国散

文学会名誉会长、扶风籍名家王宗仁担任总

编，省作协副主席、扶风籍名家吴克敬题写

书名。

今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

个人的心，扶风县作协联合爱心企业，号召

广大文艺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用诗歌、小

说、散文、小品、演讲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形式，凝聚抗疫力量，讴歌家国情怀。该书

从收集的 300 多件作品中精选出包括吴克

敬、王洁、范宗科、严晓霞、张静、刘瑞、李宝

萍、马婷等扶风籍作家在内的作品 116 篇，

记录并再现了全民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

感人景象。              （段序培 唐志强）

隐匿的王城
◎杨海蒂

安武林来宝讲阅读
本报讯 11 月 4日至 6日，全国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诗人、书评家安武林来到凤翔

县雍城小学、儒林小学、竞存一小等六所学

校，以“阅读改变人生”为主题与数千名师生

分享交流阅读感受。

身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

会副会长的安武林，曾在宝鸡生活工作过多

年，至今已出版过100多部优秀儿童文学作

品，涵盖诗歌、童话、小说、散文多种体裁，作

品多次入选中小学辅助教材。尤其是去年上

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武林文集》，堪称其

几十年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次“集结号”，深受

孩子们的喜爱。在校园中，安武林以问答的形

式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读书故事，鼓励

孩子们多读、多写、多观察，通过阅读学会思

考，使内心变得强大，从而实现人生理想。据

悉，安武林将于本月11日至13日分赴岐山、

陈仓、眉县等县区，与小学生面对面交流。

                   本报记者 王卉

韩春萍 《红柯评传》 问世
本报讯 第一部为宝鸡籍已故作家红

柯树碑立传的书籍《丝路骑手：红柯评传》

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

者系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韩春萍。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

敬泽认为该书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得以重

新认识红柯”。

红柯原名杨宏科，岐山县凤鸣镇人，

1985 年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今宝鸡文理

学院），生前系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

副主席、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先后荣获首届

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庄

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是全国最受欢迎

的小说家之一，2018 年 2 月 24 日因病去

世，享年 56 岁。《红柯评传》以评立传，以红

柯的创作心路和作品的风格流变为主线，

勾勒出作为丝路骑手的红柯的文学生涯，

强调了红柯对丝路沿线多民族文化的创新

书写，以及红柯作品对文化人格意象和作

为西部本土的现代派文学的探索对中国当

代文学的贡献。该书分上下两篇共九章，上

篇五个章节梳理并分析了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到 2004 年前后红柯的创作心理和作品

成就，下篇四个章节分析了红柯 2004 年之

后的长篇小说，重点分析了红柯小说的文

化人格意象、红柯“现代派文学”的灵性叙

事、红柯小说的神话原型与叙事结构，以及

红柯在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中所体现出的文

化眼光和创新叙事实践。

韩春萍笔名韩翼之，80后青年评论家、

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

文学与文化叙事，并担任相关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主持人，在《光明日报》《民族文学研

究》等报刊发表论文与评论 50 多篇。

本报记者 周勇军

他的爱很小，却如此出色
——访我市青年诗人苏龙

本报记者 王卉

相信每一位初见苏龙的人，都会

为他的瘦削干练留下深刻印象，这是

他在司法机关从事办公室服务工作近

二十年来“锤炼”的结果。然而与他熟络

后，大家又会被他儒雅谈吐和丰厚学识

所折服，这是他二十多年来与他挚爱的

诗歌朝夕相处“熏陶”而成的。

在工作之余，苏龙将自己更多地

沉浸在诗歌中，他的诗不仅发表在《十

月》《星星》《诗探索》《草原》《延河》等刊

物，还连年入选年度诗歌选集；他将“中

国红高粱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等

全国性大奖收入囊中，还被评为第二届

陕西青年文学之星。苏龙坚持着以作品

说话，全力诠释着“一个真正的诗人”的

理想与追求。

从黄土高原走来的“少年郎”
上世纪 70 年代末，苏龙出生在甘

肃华亭一个叫雷家沟的村庄。少年时

期的物质贫乏，并没有影响苏龙的学

习，那时的他常向家乡的诗人马路明

借书来看。当他边放牛边读海子的诗

歌时，就被那天马行空的诗情诗境所

吸引。“那时候我就在想，诗歌原来可

以如此让人神往头顶的星空和外面的

世界”，苏龙谈起当年的感动至今仍记

忆犹新。

阅读了大量诗歌及文学著作后，

苏龙自然也写出了不少心情文字，自从

高中二年级在《平凉日报》发表了处女

作《亲情》后，他那颗崇拜文学的心更加

激情澎湃。从此以后，无论是在西安求

学还是在宝鸡工作，苏龙都没有停止过

阅读和写作。

从黄土高原一路走来，有尘土飞

扬、有秋风落叶、有漫漫风雪，而一路的

风花雪月显然无法“埋没”他那颗敏感

而善良的心。2000 年后，因工作而定

居在宝鸡的苏龙，生活开始了全新诗

篇。对苏龙而言，他的创作灵感更多地

来自日常所见，他的眼睛和心无可逃避

地关注起周围的事与物，他的诗歌中喷

薄而出的是他对生活的热情，他把诗歌

的道义与担当变成了一种自觉。他在诗

中写道：霜落在三叶草上/ 那些至今

翠绿的三叶草上/ 霜落在三轮车夫的

棉帽上/ 那些进城卖菜的三轮车夫的

棉帽上/ 霜落在夜里/ 落在那个圆圆

大大的月亮里……其实，那霜真正落在

了远离故乡的游子心里。

仰望天穹的“武举人”
苏龙的诗歌对现实呈现一种自觉

的道义担当，他的目光向下，精神却始

终向上。写作中的苏龙如此，现实中的

苏龙更是秉承警察的正义与担当。有一

年冬天，苏龙在公交车上突遇“状况”，

他挺身而出，一举抓获了 4 名小偷，为

受害人挽回了 3000 元的经济损失，他

因此被本单位评为优秀公务员，还被省

司法厅评为先进个人。文友们得知后，

纷纷对这位身手不凡的“武举人”肃然

起敬。

都说诗人是“聆听无底深渊声音

的人”，他们被羁留在大地上，仰望天

穹，苏龙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心灵在现

实的上升和不断追寻中穿越，不屈不挠

地探求生命的本真。正如他在《青铜吟》

中所写 ：“春风已两手空空站在春天的

门槛/ 而青铜庄严，高悬明月/ 照着故

乡的羊圈，照着梨花白茫茫一片/ 照着

那个煽风点火的铜匠/ 他右手握着周

时的锤，左手擦着秦时的汗。”

在宝鸡生活近二十年，苏龙对这

里的依恋与感怀，与日俱增。他的目光

一次次停留在北首岭七千多岁的彩陶

上，停留在映照出匆忙背影的渭河边，

还有秦岭山中随夕阳就快要落入夜的

容器的满山红叶……在一首首诗中，他

浓墨重彩地深情描摹着。

“我肩上扛着阳光、清风/ 我脸上

荡着喜悦……”这些让人细细品味的诗

行中，苏龙以担当的姿态，描画着身边

多彩的风景，也捧出了藏在心底的那份

真情。“你要原谅我的自私/在这世间，

我不能只爱你一个人/ 我要去爱田野

一颗颗麦子、一株株玉米和土豆/甚至

要爱这世上的苦难/爱这其中的人群/

尽管我的爱很小、很小……”凭借这首

《我不能只爱你一个人》，苏龙被评为了

“梧桐花全国诗人联展月度最佳诗人”。

是的，他的爱很小，然而，却如此出色。

孜孜以求的“苏学士”
以诗人自居的人很多，但要成为

“真正的诗人”，却是不易的。“我敬畏诗

歌，由来已久。”苏龙回首坚守三十年的

初心，总是侃侃而谈。他对诗歌的热爱

到了痴迷的境界，多年的阅读写作使

他变得更加注重细节，如今，他每写完

一首诗，都要修改很多遍才会满意，而

且写作至今，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

颈。“阅读，只有大量的阅读，阅读一切

经典的诗歌，然后静下心来写作，真正

的诗人是要用作品说话的。”苏龙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苏龙每天都坚持阅读，在宝鸡诗

歌圈的文友都称他“苏学士”。多年的写

作，苏龙的诗歌取得了不俗成绩。一首

首诗作发表、入选诗集，一次次捧得奖

项、获得荣誉，他把业余生活全部投入

了他深爱的诗歌。西南政法大学李安娜

教授读完苏龙的诗歌后称他是“人民的

诗人”。安徽师范大学杨四平教授读过

他的诗作后表示：苏龙诗歌为普通读

者所喜爱的诗作，是因为它真正地适应

了我们的这个时代。我在其中看到了诗

歌作者的思考，虽然未必深刻，但契合

绝大部分人的心灵。

一个精神的写作者总是要追求卓

越，追求突破的。苏龙是有诗歌抱负的，

当文友们期待他的冲刺和突破时，这并

非是对一个喜欢的诗人抬高了要求，而

是多年来他已积累了相当的实力与经

验。苏龙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袒露着心

迹：“站在繁华的都市/ 我身后站立的

是我故乡的大山、河流/ 和土豆一样朴

实的父老乡亲/ 我将用我的笔去书写

他们的喜怒哀乐。”

 MING JIA

平凡人的
       文学梦

肖像作者 ：陈亮

站在高高的石峁古城上，耳畔猎猎
作响的朔风仿佛来自上古洪荒。

放眼四望，东面是奔腾咆哮的黄河，
西面是苍凉的黄土高坡，南面是沧桑的
古长城，北面是苍茫的毛乌素沙漠。亘古
不息的秃尾河、窟野河，从城址两侧浩浩
荡荡流过。

在这片比国家还要古老的土地上，
在这比人类还要久远的“两河流域”，被
定义为“改写中国文明史”的石峁遗址横
空出世。

这儿是陕北神木县高家堡镇，游牧
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区域。“天之高
焉，地之古焉，惟陕之北”。神木充满了奇
迹，名称就是一个传奇。极富特色的明代
古镇高家堡，古时为边陲要塞兵家重地，
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两沟夹一峁必有遗迹”是陕北民
谚，六十年来考古、文物专家对石峁遗址
的调查和试掘几起几落，直到 2012 年，陕
西考古研究院一行人马的到来，意味着
尘封于历史尘埃中的石峁遗址终于等到
了它的“真命天子”。以哪儿为突破口下
手，考古专家慎之又慎。准确的判断来自
灵感，灵感的启示来自经验。从外城东门
开始试掘，事实证明这是神来之笔。当他
们拨开层层泥土，大量龙山时期的陶片
不断显露，他们知道，一个里程碑式的考
古发现已经诞生了。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一座三重结
构的石城，以石破天惊之势赫然出现，面
积至少一千万平方米。天哪，有十四个北
京故宫那么大！石城的核心区域是外
城、内城和“皇城台”，面积超过四百万平
方米。这是一项超级工程，后来被确认为
迄今“中国乃至东亚最大史前古城”。一
场颠覆考古学传统认知的重大考古发
现，就这样伴随着考古专家辛勤的汗水
和激动的泪花到来了。

“皇城台”是今人赋予的名称，它类
似于玛雅金字塔结构，是王的宫殿，是他
的权力高台，历经几千年风雨洗礼依然
傲然屹立。等级分明“宫禁森严”的建筑
格局，昭示威严的王权不可侵犯 ；类似北
京紫禁城的环套结构设计，开启中国古
代都城建筑格局之先河。

壮观的皇城台下，构筑精良的城
墙绵延数十公里，内外瓮城、门塾、墩
台、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俱全。这是整
个东亚地区史前最完善的城防体系，说
明四千多年前此地战事频仍、政治格局
复杂。

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强大的军事功
能、严谨的规划设计，足以证明石峁王者
的权力、财富与智慧，让看惯了考古奇迹
的考古人员也感到震撼。它引起了全世
界考古学界的关注。

是哪位盖世英豪建造起这座宏伟都
城？是谁站在庄严的皇城台上号令天下？

它是黄帝之墟，它是夏启之都，它是
羌人之城，它是匈奴鬼方城，它是上古西
夏都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一个
可能性的背后，又有多个其他的推测或
疑虑冒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提出的“黄帝
之墟”一说，最引人注目，最令人兴奋。

哪个才是正解？被掩埋湮没数千年
的石城缄默不语。

文字、城市、青铜器、礼仪性建筑的
出现，往往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毫无争
议的是，史证如山的是 ：石峁古城是现存
史前最大城址，或为四千多年前中国北
方及黄河流域的权力和宗教中心，它改
变了中华文明的早期格局，为探索中华
文明起源掀开了新的篇章。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被长
城遮挡了视野，把中国古代史看作是长
城以南的事情，过分夸大了中原文化的
作用。其实，早在 20 世纪初，人类学家
就在英金河畔的红山上嗅到了远古文
明的气息，现代考古学家李济 60 年前
也排众而出，提出“长城以北列祖列宗”
的观点并敦促同行 ：“我们应当用我们

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
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
老家。”

石峁遗址的发掘印证了李济先生
的“先见之明”，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
多元性，对“中原文化中心论”形成了强
烈冲击，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有
重要意义。因而，石峁遗址被纳入“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并顶着“中国文明的前
夜”之桂冠，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
现”“21 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我们还是凭自己的想象，去感受几
千年前的王宫气派吧。

在多到难以想象的石峁遗址出土文
物中，数量最多、品类最全、工艺最高的
是玉器。

据载，从清朝末期起，有数千件石峁
古玉流失海外，欧美多家博物馆都有收
藏。流落到民间的石峁古玉更是不计其
数，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了一百多件。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出土玉器
闻名天下，但是与石峁文化中的玉器相
比，实乃小巫见大巫。石峁玉器以数量
巨大取得压倒性胜利，器类多到让人眼
花缭乱，其中牙璋风格非常突出，牙璧
造型奇特，专家称之为“精美绝伦、独一
无二”。那时候的石峁玉匠，竟然掌握了
当今玉器加工的一整套技法，甚至打磨
出了针孔可以穿引麻线的玉针，工艺精
美到不可思议，有的雕刻艺术对今人来
说都是高难度挑战，真是太了不起了，
不知道那些伟大的工匠有着怎样聪明
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

玉器本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令人
费解的是，石峁连建城都使用玉器，在石
峁遗址的残垣断壁中，多件玉璋、玉铲、
玉璜、玉刀、玉钺重见天日。

这得耗费多少玉材！陕北并不产
玉，玉料从哪儿来呢？这么大数量的玉
器，不可能都是贡品，也不可能都从遥远
漫长的“玉石之路”贸易而来，同样不可
能是四处掠夺搜罗过来的战利品。有一
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 ：古代交通山
高水长，古代运输靠牛拖马拉。陕西历史
博物馆与陕地矿集团曾联合举办“古玉
寻踪——汉中玉文化探源研讨会”，来自
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诸多省份、大学、领
域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济济
一堂，忝列其中的我，会上听到有专家提
出了“就近取材”的观点 ：石峁古玉，有
无可能来自于距离最近的汉中玉？还有
学者说 ：中央电视台有个《国家宝藏》节

目，故宫博物院在馆藏顶级文物里拿出
的第一件宝藏——宝鸡石鼓，就是汉中
玉做的。

惊人的发现远远没有结束，历史的
遗存、文明的见证，如同沉积岩一样，在
石峁古城地底下层层累叠。

城邦，是社会文明到来的重要标志。
对石峁王国来说，筑城不仅是建筑行为，
更是政治的体现和权力的宣示。内城多
处房址遗迹中，一座石砌院落结构完整、
错落有致，被推测为石峁王国的“城防司
令部”。

在石峁城址西面，考古人员发掘出
贵族墓葬群。石峁王国已有了明显的社
会阶层 ：王公贵族死后还要极尽殊荣，平
民阶层死后只能石棺、瓮棺葬之，社会最
底层的奴隶则被殉葬。

也有不少加工陶器、骨器、玉器、石
器、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迹面世。出土
的大量炭化粟、黍和麻布告诉我们 ：石峁
王国曾植被茂盛、环境优良，经过千万年
狂风的扫荡、烈日的暴晒、暴雨的冲刷、
冰雪的侵蚀，才被塑造成黄土高原。这也
体现了地质学上的一个真理 ：任何地形
地貌都不是永恒的。

令人惊骇的是，在东城门附近发
现一百多颗少女头骨。她们是本邦少女
还是异族俘虏？是建城奠基，还是为国
事祭祀？石峁王国为什么要用女子当
祭品？

诡异的“石雕人面像”，大量出现在
石峁遗址墙体，说明神巫在石峁王国不
仅存在，而且是上流社会人士。

最大量级的中国史前壁画，在石峁
古城惊艳耀世，它们图案清晰、颜色鲜
艳，有着令人震撼的几何图案，使用的起
稿线震惊学界。

在石峁古城外，有一座同时期的祭
坛遗址，是上下三层结构的建筑群，表明
石峁王国的宗教、文化等文明要素已经
齐备。

石峁古城存续了三百多年，留给我
们一座隐匿的废都、一个王朝的背影、一
部上古的史诗。它是黄帝肇启之都，还是
一段文明孤旅？它因何废弃，人们去了
哪里？石峁王国的辉煌，石峁古城的衰
落，还隐藏着无数的秘密，还有太多的谜
团等待揭开谜底。

石峁文明能登上人类文明史的世界
舞台吗？拭目以待。时间是最伟大的裁
判者。


